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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聲疊韻考論 
魏學寶 * 
 
摘  要：雙聲疊韻是永明以來詩格聲律闡發的重要載體，關於雙聲疊韻之內涵、
雙聲疊韻名目之提出及雙聲疊韻之功用雖散見於諸家文獻，但是總括式的總結
闕如。通過對文獻的整理我們可以看出雙聲疊韻雖然在詩三百時代得到熟練地
運用，但是名目的提出和理論的總結還是齊梁聲律理論興起之後的事情。雙聲
疊韻最初作為字的反切方法而提出，隨著時代的推進進一步為文士自覺運用，
成為描述詩格聲律和病犯的重要範疇，並成為使文章麗則乃至鬥技使博的重要
工具。 
關鍵詞：雙聲；疊韻；聲韻；詩格 
 
雙聲疊韻是沈約以來論述四聲的重要範疇，其內涵倒是沒有太多的變遷，但其
作用隨著時代的推演不斷豐富，從最初的音韻學領域的反切作用發展到說明聲律、
病犯進而成為詩文創作修辭的重要技巧。雙聲疊韻是隋唐五代詩格的重要範疇，《文
鏡秘府論》（後文簡稱《文鏡》）在天巻《調四聲譜》、東卷《二十九種對》和西卷《文
二十八種病》1）都有所涉及。以此為文獻基礎，鉤沉雙聲疊韻的價值、意義，求證
方家。 
一、雙聲疊韻名目的提出 
雙聲謂何？疊韻謂何？永明以來的詩格論者及學者並沒有予以明確的概念厘定，
他們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往往用“什麼是雙聲疊韻”這種外延式描述搪塞，而非“雙
聲疊韻是什麼”這種內涵式厘定予以作答。茲引清人周春的論述予以明確：“兩字
同母謂之雙聲”、“兩字同韻謂之疊韻”。周春進一步解釋：“兩字同母謂之雙聲，
若以等韻字母三十有六取同紐者用之，絲毫不爽，此雙聲正格也。”“兩字同韻謂
之疊韻。若就廣韻二百六部，或獨用、或通用如今平水本，此為疊韻正格。倘字音
逼近，則雖律詩不通，而古詩可通之韻亦合疊韻之正也。”2）這種論斷雖然後出，
但具有良好的概括性和涵納性，完全可以作為永明以來詩格論者所謂雙聲疊韻的定
義。當然如果就這個定義來看存在一個問題，就《廣韻》而言，《廣韻》列 206韻，
雖未明言聲母，陳灃《切韻考》卷二《聲類考》歸納是 40聲母 3），聲不因四聲變化
而分別，而韻則依四聲不同而各有所安，這樣在漢語中勢必雙聲字多而疊韻字少，
因為聲部寬，韻部窄，為解決這個問題，周春將同一聲部的稱之為“雙聲正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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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韻部的稱之為“疊韻正格”，即使隨音韻變化，今不為一韻但古為同韻者仍視
之正格。正格之外，周春又設“雙聲同音通用格”、“疊韻平上去三聲通用格”、
“雙聲疊韻借用格”、“雙聲疊韻廣通格”等名目，周春的厘定和今天對雙聲疊韻
的認識基本上是重合的。同時需要說明的是周春之作絕非為雙聲疊韻立下規範，而
是對前世雙聲疊韻運用的總結。 
雙聲疊韻作為語言現象應該說早為人所知，《詩經》首篇《關雎》：“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中“雎鳩”為雙聲，“窈窕”為疊韻。劉滔
亦云：“重字之有‘關關’，疊韻之有‘窈窕’，雙聲之有‘參差’，並興於鳳詩
矣。”4）不過雙聲疊韻之目產生當在南朝時期。《文鏡》西卷《二十八種病》傍紐條
引劉善經所論，提到王玄謨問謝莊雙聲疊韻事，此事見於《南史》卷二十《謝莊傳》： 
莊有口辯，……，又王玄謨問謝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玄護為雙
聲，碻磝為疊韻”。其捷速如此。 
謝莊用恰當語例解釋了雙聲疊韻，同時語帶譏刺，對王玄謨進行了一番嘲諷 5）。
鑒於隋人劉善經、初唐李延壽所言一致（李延壽更多的是依賴前世國史文獻），這一
文獻雖不見於《宋書》，還是比較可信的。如此可以判斷雙聲疊韻的名目在劉宋中期
（五世紀上半葉）便已出現。 
關於南北朝時期雙聲在口辨中運用尚有如下記載： 
（玄保）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為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
布床，須臾王出，以床狹，乃自開床。戎曰 ：“官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
豈唯善雙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玄保棋，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
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揚，既佳光景，當得劇棋。”——《南史》卷三十六《羊玄
保傳》6） 
（魏）收外兄博陵崔岩嘗以雙聲嘲收曰：“遇魏收衰曰愚魏。”魏答曰：“顏岩
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答籠。”其辯捷不拘若是。——《北史》
卷五十六《魏收傳》 
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
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凡婢雙聲。”春風曰：“儜奴慢罵。”
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洛陽伽藍記》卷五 7） 
 
據《廣韻》及其他韻書，上述文獻中的字聲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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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官 家 恨 狹 更 廣 八 分 金 溝 清 泚 銅 池 搖 揚 既 佳 光 景 
聲 見 見 匣 匣 見 見 幫 幫 見 見 清 清 定 澄 以 以 見 見 見 見 
字 當 得 劇 棋 遇 魏 收 衰 曰 愚 魏 顏 岩 腥 瘦 是 誰 所 生 
聲 端 端 群 群 疑 疑 書 初 雲 疑 疑 疑 疑 心 生 常 常 生 生  
字 羊 頤 狗 頰 頭 團 鼻 平 飯 房 答 籠 著 孔 嘲 玎 是 誰 第 宅 
聲 以 以 見 見 定 定 並 並 並 並 端 來 澄 溪 知 知 常 常 定 澄 
字 過 佳 郭 冠 軍 家 凡 婢 雙 聲 儜 奴 慢 罵      
聲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並 並 生 書 娘 泥 明 明     
結合上表，上述文獻雙聲使用便是一目了然。羊戎答江夏王劉義恭的八個字，
兩兩雙聲，共計四組；羊戎答其父的十六個字，除“銅池”外，兩兩雙聲，總計七
組，其中“既佳光景”四字全是“見”母，可視為四字雙聲；崔岩嘲魏收語八字，
嚴格按照《切韻》系統，雙聲兩組（“遇魏”、“愚魏”），考慮到“雲”母與“疑”
母相近，基本上可以納入“雙聲通用格”；魏收反嘲崔岩語二十四字，除“腥瘦”、
“答籠”、“著孔”外，其餘兩兩雙聲，共計九組。 
由於人品原因，羊戎、魏收在史書中評價不高，但是史學家還是對二人的捷速
的口辨才能讚歎不已，至於《洛陽伽藍記》中的婢女，更是引起轟動，其出色迅捷
的回答迅速傳遍洛陽。從這種表述中不難看出雙聲在口辨中運用所產生的積極作
用。 
詩文中關於雙聲疊韻運用較早的有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四的相關記載：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蝃蝀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
聲起於此也。”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云‘後牖有朽柳’，當時侍
從之臣皆唱和。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強’，沈休文云：‘載載每礙埭’。”自後，
用此體作小詩者多矣，如王融所謂“園蘅眩紅蘤，湖荇燁黃華”，溫庭筠所謂“棲息
銷心象，簷楹溢豔陽”皆效雙聲而為之者也。陸龜蒙所謂“瓊英輕明聲，竹石滴瀝
碧”，皮日休所謂“康莊傷荒涼，土虜部伍苦”，皆效疊韻而為之者也。 
皮日休、陸龜蒙關於雙聲疊韻的起源的論述應該說是不確的。如前文所述，《詩
經》既有雙聲，也有疊韻，既然《詩經》中對此的運用如此熟練，很難說雙聲疊韻
中源於《詩經》，其起源應該更早。當然對這種語言現象予以理論認識表述，或曰雙
聲疊韻之目可能是魏晉之後音韻學產生以後的事情了。關於梁武帝君臣雙聲疊韻聯
句不見於史書，可信度也不是很高。8）不過這一文獻透露的齊梁時期聲韻自覺運用
這一史實是符合實際的。梁武帝君臣聯句所運用的字聲、韻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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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牖 有 朽 柳 梁 王 長 康 強 載 載 每 礙 埭 
字母 匣 以 雲 曉 來 來 雲 澄 溪 群 精 精 明 疑 定 
韻 厚 有 有 有 有 陽 陽 陽 唐 陽 代 代 賄 代 代 
四聲 上 上 上 上 上 平 平 平 平 平 去 去 上 去 去 
 
從上表可以看出，三人三句每一句中至少四字同韻，另一個字雖然與其他四個
字非同一韻部，但非常相近。 
王融詩亦見於《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據《苕溪漁隱叢話》，該詩詩題為《雙聲
詩》，全詩如下： 
園蘅眩紅蘤，湖荇燁黃華，回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9） 
“蘅”、“眩”、“紅”屬“匣”母，“蘤”（筆者按：即“花”）“曉”母，
聲相近，首句除首字外其餘四字可以歸入“雙聲”；次句除“燁”屬“雲”母外，
其餘四字均屬“匣”母；第三句五字均屬“匣”母；第四句“合”、“霞”屬“匣”
母，其餘三字“雲”母。 
溫詩見《全唐詩》卷五八一，題為《李先生別墅望僧舍寶刹，因作雙韻聲》，全
詩如下： 
棲息消心象，簷楹溢豔陽。簾櫳蘭露落，鄰里柳林涼。高閣過空谷，孤竿隔古岡。
潭廬同淡蕩，仿佛複芬芳。 
首句除“象”屬“邪”母外，其餘四字均屬“心”母，據《切韻指掌圖》，“心”、
“邪”均是齒頭音，聲相近，符合周春雙聲通用格的要求；第二句，五字均屬“以”
母；第三句，五字均屬“來”母，第四句，五字均屬“來”母；第五句，前三字屬
“見”母，後兩字屬“溪”母，據《切韻指掌圖》，“見”、“溪”均是牙音，聲相
近，符合周春雙聲通用格的要求；第六句，五字均屬“見”母；第七句，除第二字
“廬”屬“來”母外，其餘四字均屬“定”母；第八句，第三字“複”屬“並”母，
其餘四字均屬“滂”母，據《切韻指掌圖》，“並”、“滂”屬唇重音，聲相近，符
合周春雙聲通用格的要求。 
陸詩見《全唐詩》卷六三零，詩題為《疊韻山中吟》，全詩如下： 
瓊英輕明生，石脈滴瀝碧。玄鉛仙偏憐，白幘客亦惜。 
皮詩見《全唐詩》卷六一六，詩題為《奉和魯望疊韻吳宮詞二首》，此為其二，
全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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枍栺替制曳，康莊傷荒涼。主虜部伍苦，嬙亡房廊香。 
陸、皮二人之詩所用之字聲、韻、調列表如下： 
 瓊 英 輕 明 生 石 脈 滴 瀝 碧 玄 鉛 仙 偏 憐 白 幘 客 亦 惜 
字母 群 影 溪 明 生 常 明 端 來 幫 匣 以 心 滂 來 並 莊 溪 以 心 
韻 清 庚 清 庚 庚 昔 麥 錫 錫 錫 先 仙 仙 仙 先 陌 陌 陌 昔 昔 
四聲 平 平 平 平 平 入 入 入 入 入 平 平 平 平 平 入 入 入 入 入 
 
 枍 栺 替 制 曳 康 莊 傷 荒 涼 主 虜 部 伍 苦 嬙 亡 房 廊 香 
字母 影 章 透 章 以 溪 莊 書 曉 來 章 來 並 疑 溪 從 明 並 來 曉 
韻 霽 脂 霽 祭 祭 唐 陽 陽 唐 唐 麌 姥 姥 姥 姥 陽 陽 唐 唐 陽 
四聲 去 平 去 去 去 平 平 平 平 平 上 上 上 上 上 平 平 平 平 平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卷三：“凡古韻可通者，如支微齊佳灰真文元寒刪先
之類，廣通皆為疊韻。更推廣之，即通及於通用之三聲亦可，但字音亦須逼近方為
疊韻耳”。10）陸詩中“清庚青”、“先仙”等韻，皮詩中“霽祭”、“陽唐”、“麌
姥”等韻毫無疑問滿足周氏疊韻通用格之例。 
總之，雙聲疊韻自《詩經》時代就廣為應用，但是對其進行理論認識，並探討
其規律，將其運用從自發狀態轉為自覺狀態還是音韻學興起後齊梁之際的事情。當
雙聲疊韻被全面認知後，詩文中的運用便是很自然的事情，甚至發展到逞技使博的
地步。 
二、雙聲疊韻的功能 
既明了雙聲疊韻謂何，那這種語言現象有什麼作用，文學創作中有什麼功能便
成了接下來需討論解決的問題。 
清王筠《說文釋例》卷十二云： 
聖人正名百物，大物皆一字為名，小物皆二字為名，尤不足道者，乃以雙聲疊韻
為名。 
王氏舉“荔枝、枇杷、橄欖、桄榔”為例論證他的上述結論。11）此論的確能夠
獲得一些語料予以佐證，但是卻無法涵括所有的雙聲疊韻詞，簡而論之，也許部分
名詞能夠支援上述結論，但漢語中大量的雙聲疊韻形容詞、動詞便無法用這一結論
解釋，如“窈窕”、“齟齬”、“流離”等。 
雙聲疊韻是漢語中重要的語言現象之一，它的產生應該說不是刻意而成，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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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音韻學興起後在語言學、文學領域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跟它的功用是密不可分的，
要而言之，它的功用主要有三個方面：一，反切漢字；二，闡明詩律；三，使文章
麗則。 
（一）、雙聲疊韻具有反切功能 
《文鏡》引沈約《四聲譜》： 
四聲紐字，配為雙聲疊韻如後： 
郎朗浪落   黎禮麗捩 
剛 鋼各   笄 計結 
羊養恙樂   夷以異逸 
鄉嚮向謔   奚 咥纈 
良兩亮略   離邐詈栗 
張長悵著   知倁智窒 
凡四聲，豎讀為紐，橫讀為韻。亦當行下四字配上四字即為雙聲。若解此法，即
解反音法。反音法有二種，一紐聲反音，二雙聲反音，一切反音有此法也。 
這段文獻涉及“反音法”，後世不少注者引《文心雕龍·指暇》：“近代辭人，
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于古，而有擇於今焉”12）予以闡釋，
應當看到《指暇》篇之“反音”應是《文鏡》後文所言“反語”，與此處之“反音”
內涵並不一致，此處之“反音”即通常所言的反切之法。關於“紐聲反音”、“雙
聲反音”，各家解釋不一。明覺《悉昙要訣》卷一：“紐聲反者，上字初音，與下
字終音相合呼之，似紐初後相合，故云紐聲歟？即《四聲譜》意，云隷朗相合，反
之得朗音，朗麗相合，反之得麗音，以此云雙聲歟？”13）明覺猜測，按照“四聲一
紐”的說法，上（筆者按：即目前版式的“左”）四個字或下四個字相配反切為“紐
聲反音”；按照“下四字配上四字即為雙聲”，上四個字為反音初字，下四個字為
反音終字，這種反音法謂之“雙聲反音”，如郎朗反朗乃紐聲反音，朗麗反麗即雙
聲反音。《文鏡秘府論校注》引任學良注對《悉昙要訣》的猜測做出了否定的判斷，
“此所謂紐聲反者，與雙聲反者無殊，故其說非也。”任氏認為：“反切之法，反
切上字必與所切成之字為雙聲，即同紐也；下字必與所切成之字為疊韻，即同韻也。
故知反切之法，粗分之則惟一，凡雙聲之字皆可用也；然細別之則有二：一曰共四
聲紐之雙聲，即此所謂紐聲反音也，如郎落反得落，郎浪反得浪。此郎與落與浪，
即共四聲紐之雙聲。推之，凡與落同韻之字，均可切成落字，如“郎各得落，郎樂
得落”等是也。此種反音，即紐聲反也，但為反切之特例耳；若以傍紐、正紐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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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則為正紐反音矣。二曰雙聲反音，即不共四聲之雙聲也，如郎禮反得禮，郎麗反
得麗，此郎與禮與麗為共紐，但不同四聲之紐，即無平上去入四聲之關涉。推之，
凡與禮、麗同韻之字，與郎相切，皆可得禮得麗，如郎以反禮，郎異反麗，餘效此；
故凡不共四聲紐之雙聲反音，即名曰雙聲反音，以與紐聲反音相別。其又可稱之為
傍紐反音，世所知之矣。”14）明覺與任學良的解釋雖然有很大的差別，但是卻都忽
略了反切的目的這一立論的基礎，反切的目的是向受眾介紹某一個字的讀音，如果
反切之歸字與反切之下字同一，那麼這種反切應該說毫無意義，即如“隸朗得朗”、
“朗儷得麗”、“郎落得落”、“郎禮得禮”，這對於通過反切認知反切所得之歸
字讀音的受眾要求而言是沒有意義的。 
盧盛江認為無論是紐聲反音還是雙聲反音，“這都是講的反切上字和歸字即被
切成之字的關係。反切上字和歸字同為四聲之紐，為紐聲反，即所謂‘豎讀為紐’，
反切上字和歸字同為雙聲，即所謂‘當行下四字配上四字為雙聲’。”15）應該說這
種闡釋是合理的，我們知道反切涉及三個字，即反切上字、反切下字和所得的反切
歸字，用字母表示 A、B反 C，反切過程中去 A的聲和 B的韻及聲調得出 C字的聲、
韻、調，因此 A和 C必然是雙聲，B和 C必然是同韻，“郎朗浪落 黎禮麗捩”上
四字、下四字為聲、韻相同，四聲一紐，上四字同下四字相配便屬雙聲，聲相同（均
屬“來”母），韻不同，以“郎”為例，“郎”為反切上字，無論反切下字為何，反
切歸字必然是“來”母，如反切下字是“唐”、“陽”韻，反切歸字與反切上字即
“郎”聲、韻皆同，唯一可能不同的是聲調，因此可以納入“四聲一紐”，此即“紐
聲反音”；如反切下字非“唐”、“陽”、“宕”等韻，所反切之字聲依然是“來”
母，韻與“郎”便不一致，同“郎”相配便為雙聲，此即“雙聲反音”，任何反切
都可以用這兩種方法概括，實際上“雙聲反音”是一種普遍形態，“紐聲反音”是
一種特殊情況。 
此外《文鏡秘府論》除引《四聲譜》外，還引用部分文獻來介紹反切，介紹雙
聲、疊韻、反語等： 
綺琴  良首  書林 
欽伎  柳觴  深廬 
釋曰：豎讀二字互相反也，傍讀轉氣為雙聲，結角讀之為疊韻。曰綺琴、云欽伎，
互相反也，綺欽、琴伎兩雙聲，欽琴、綺伎二疊韻。上諧則氣類均調，下正則宮商韻
切。持綱舉目，庶類同然。16） 
崔氏曰：傍紐者：  
風小  月膾  奇今  精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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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豐  外厥  琴羈  酒盈 
紐聲雙聲者： 
土  煙  
天  烏 
右已前四字，縱讀為反語，橫讀是雙聲，錯讀為疊韻。何者？土煙、天烏是反語，
天土、煙烏是雙聲，天煙、土烏是疊韻，乃一天字而得雙聲疊韻。略舉一隅而示，餘
皆效此。17） 
上一文獻中“上諧則氣類均調，下正則宮商韻切”應是指反切之中，反切歸字
應與反切上字雙聲，達到“上諧”，反切歸字應與反切下字疊韻，達到“下正”，
惟其如此，才能“氣類均調”、“宮商韻切”。由此可以看出雙聲疊韻在反切之中
的重要作用，首先雙聲、疊韻有識別聲韻的作用，通過雙聲、疊韻可確定反切之上
字、下字，對於反切者而言，反切歸字是目標，自然其讀音是非常熟悉的，尋找反
切歸字的雙聲字、疊韻字，這樣就可以做到合理的反切；其次，也就是最重要的是
一種檢驗作用，反切歸字必須同反切上字雙聲，並且應該符合周春所提的雙聲正格
的要求，必須同反切下字疊韻，並且應該符合疊韻正格。當然這兩方面作用是相輔
相成的，即做到上一條，必然得出下一條的結果；欲得到下一條的結果唯有滿足上
一條的條件。 
（二）、雙聲疊韻是詩歌聲律的說明中一重要的工具 
《文心雕龍·聲律》：“音有飛沉，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離句其必
睽。”劉善經評價《文心·聲律》“理到優華，控引弘博。計其幽趣，無以間然。”
詹鍈云：“所謂‘雙疊’，是構成沈約八病說的基礎”。18）此言可謂切中肯綮，實
際上劉彥和這段“飛沉”、“雙疊”的論述正是《文鏡》西卷《二十八種病》前八
病（即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正紐、傍紐，應是沈氏所創）的理
論基礎，也是詩歌聲律確立的基礎。范文瀾：“雙聲隔字而每舛，即八病中傍紐病
也”，“疊韻離句其必睽，即八病之小韻病也”。19）同時對“雙聲隔字而每舛，疊
韻離句其必睽”也應該做恰當的理解，根據傳統麗辭中的修飾習慣，這應該有互文
手法的運用，即“雙聲隔字離句而每舛” ，“疊韻離句隔字而其必睽”，雙聲疊韻
唯有緊連使用方可，否則就是文之病犯。 
《文鏡》西卷《二十八種病》大韻條： 
大韻詩者，五言詩若以“新”為韻，上九字中，更不得安“人”、“津”、“鄰”、
“身”、“陳”等字。既同其類，名犯大韻。詩曰：“紫翮拂花樹，黃鸝閑綠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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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一歎息，啼淚應言垂。”又曰：“游魚牽細藻，鳴禽瞬好音，誰知遲暮節，悲吟傷
寸心。” 
釋云：如此即犯大韻。今就十字內論大韻，若前韻第十字是“枝”字，則上第七
字不得用“鸝”字，此為同類，大須避之。通二十字中，並不得安“簏”、“羈”、
“雌”、“池”、“知”等類。除非故作疊韻，此即不論。 
據《廣韻》，“新”、“人”、“津”、“鄰”、“身”、“陳”並“真”韻，
“枝”、“鸝”、“簏”、“羈”、“雌”、“池”、“知”俱“支”韻。對於五
言詩而言，第十字必然是這一聯的韻，這一聯兩句之中不得有與韻構成疊韻的字；
同理，第二十字即第二聯的韻往往同第一聯押韻，“通二十字”之論實際上是擴展
到全詩，依此類推而已。當然這一病犯有兩種情況需要注意，首先如果首句入韻，
那麼第一聯第五字、第十字同韻，這在律詩規範裡是正常的，算不得病犯，這樣在
初唐後期定型的律詩裡如果首句不入韻，並須避免韻腳外有同韻腳同韻之字；另一
種情況就是疊韻運用，故“除非故作疊韻，此即不論”，如果詩句中運用疊韻詞，
便不犯大韻的毛病，如李白《宮中行樂詞八首》其二：“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
（《李太白全集》卷五），雖“翡翠”、“鴛鴦”同韻，但並非病犯。 
《文鏡》西卷《二十八種病》小韻條引劉善經論述： 
小韻者，五言詩十字中，除本韻以外自相犯者，若已有“梅”，更不得複用
“開”、“來”、“才”、“台”等字。五字內犯者，曹植詩云：“皇佐揚天惠”，
即“皇”、“揚”是也。十字內犯者，陸士衡《擬古歌》云：“嘉樹生朝陽，凝霜封
其條。”即“陽”、“霜”是也。若故為疊韻，兩字一處，於理得通，如“飄颻”、
“窈窕”、“徘徊”、“周流”之等，不是病限。若相隔越，即不得耳。 
“梅”，“灰”韻，“開”、“來”、“才”、“台”，“咍”韻，“灰”、
“咍”兩韻通用；“皇”，“唐”韻，“揚”，“陽韻”，“唐”、“陽”通用；
“陽”、“霜”，並“陽”韻。大韻是不得有同韻腳之字同韻之字，小韻是在這一
前提下，除韻腳之字，一韻（十字）之中其餘九字不得有同韻之字，這也就意味著
十個字應該是不同的韻。當然這一病犯中疊韻運用不再其內，劉善經所述非常明確，
如宋之問《緱山廟》“王子賓仙去，飄颻笙鶴飛。”（《全唐詩》卷五二）張九齡《湞
陽峽》“行舟傍越岑，窈窕越溪深。”（《全唐詩》卷四八）韋渠牟《雜歌謠辭·步
虛詞》“暮雨徘徊降，仙歌宛轉聽。”（《全唐詩》卷二九）杜審言《和李大夫嗣真
奉使存撫河東》“緬邈朝廷問，周流朔塞旋。”（《全唐詩》卷六二） 
《文鏡》西卷《二十八病》傍紐條引元兢：“傍紐者，一韻之內，有隔字雙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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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引劉善經： 
傍紐者，即雙聲是也。譬如一韻中已有“任”字，即不得複用“忍”、“辱”、
“柔”、“蠕”、“仁”、“讓”、“爾”、“日”之類。……如曹植詩云：“壯哉
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即“居”、“佳”，“殊”、“城”，是雙聲之病也。凡安
雙聲，唯不得隔字，若“踟躕”、“躑躅”、“蕭瑟”、“流連”之輩，兩字一處，
於理即通，不在病限。 
“任”、“忍”、“辱”、“柔”、“蠕”、“仁”、“讓”、“爾”、“日”
九字均屬“日”母，“居”、“佳”屬“見”母，“殊”、“城”屬“常”母。傍
紐是雙聲不可隔字而用，當然離句必然隔字，其病犯自不待辨析。雙聲唯有連用方
不屬病犯，如謝朓《贈王主簿詩二首》其二：“餘曲詎幾許。高駕且踟躕。”王融
《明王曲》：“朱騏步躑躅。玄鶴舞蹉跎。”謝朓《和王中丞聞琴詩》：“蕭瑟滿林
聽。輕鳴響澗音。”吳均《萍詩》：“飄蕩終難測。流連如有情。”20） 
《文鏡》西卷《二十八病》正紐條引劉善經云： 
正紐者，凡四聲為一紐，如“任”、“荏”、“衽”、“入”，五言詩一韻中已
有“任”字，即九字中不得複有“荏”、“衽”、“入”等字。古詩云：“曠野莽茫
茫。”即“莽”與“茫”是也。凡諸文筆，皆須避之。若犯此聲，即齟齬不可讀耳。 
貌似傍紐的存在，正紐屬於多此一舉，因為正紐是傍紐中的特殊情況，如果犯
了正紐，必然犯了傍紐，但是應當看到傍紐規定的並不是非常嚴格，到了初唐，元
兢認為傍紐“更輕於小韻，文人無以為意者。”但正紐則不同，是要嚴格規避的，
否則“齟齬不可讀”，為“文家之吃”（《文心·聲律》）。正紐是嚴格規避四聲一紐
中四字中某兩字同時出現在一韻之中，當然如果同一字重疊使用自不在此例。實際
上雙聲詞中由同一紐中四字組成的詞語非常少，並且這種病犯不僅是正紐之病，同
時也滿足了小韻之規定，甚至可能會觸犯大韻之病，畢竟一紐之中四字除了聲調不
同外，聲、韻是一致，這也就難怪規定如此嚴格。 
我們通過大韻、小韻、傍紐、正紐討論雙聲疊韻在聲律運用中的作用，所引的
內容很清晰地勾勒出在聲律孕育、創建過程中核心要素之一的病犯對雙聲疊韻的倚
重。實際上詩歌聲律核心便是聲、韻、調的和諧運用，沈約《謝靈運傳論》云：“一
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文心·聲律》所謂“轆轤交往，逆鱗
相比”，《文心雕龍義證》引朱星：“八病中前四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是
聲調平仄問題，後四病中大韻、小韻是疊韻問題，正紐、傍紐是雙聲問題。韻文的
音律，無非是把這字音的三方面作美的和諧的組織安排。”21）所以雙聲疊韻在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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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闡述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是重要的表述概念。 
（三）、雙聲疊韻具有重要的修飾功能 
雙聲疊韻在詩文創作過程中是一重要的修飾，雙聲疊韻的恰當運用可使文辭精
美，音韻瀏亮，同時雙聲疊韻的恰當運用也是創作者才能的顯現。有時雙聲疊韻的
誇張使用成為了文士鬥技逞博的工具。 
前文所引的謝莊“玄護”、“碻磝”，羊戎的“官家恨狹”、“金溝清泚”，
魏收“顏岩腥瘦”、郭文遠家婢“郭冠軍家”都被目為“辨捷”、“捷速”，《世說
新語》收錄漢末至劉宋初士人言行，其他篇側重於言語所透露的人格魅力、見識思
想，《言語》篇則更側重於言語應答的機警敏捷，再這一篇中多處涉及到雙聲疊韻，
當然很多是現成的詞彙，比如“慷慨”（雙聲，“溪”母）、“機警”（雙聲，“見”
母）、“紛紜”（疊韻，“文”韻）、“慘澹”（疊韻，分屬“感”、“敢”韻，韻
相近，），但也有一些也許並非首創，但此前鮮有使用或是臨時搭配，可以看出言談
中自覺不自覺地使用雙聲疊韻以提升表達效果，如：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懼容。
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複有完卵
乎？”尋亦收至。 
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
廉且貞。”孫云：“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浹渫而揚波，其人磊坷而英多。”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
上，若雲興霞蔚。”22） 
“完卵”（疊韻，分屬“桓、緩”韻，一韻之四聲）、“嶵巍”（疊韻，分屬“灰”、
“微”韻，韻相近）、“蒙籠”（疊韻，均屬“東”韻）這三組詞在以前的文獻中是
少見的，應該說有一定的原創性，出現在口語之中，可以想見在一種自發狀態下對
雙聲疊韻的應用。 
雙聲疊韻在詩文中的應用正如前文所引皮日休之說，早在《詩經》時代便大量
出現，僅以疊韻為例，有學者統計《詩經》中疊韻詞 25個（籧篨、倉庚、綢繆、崔
嵬、差池、芣苢、扶蘇、蜉蝣、果臝、蜾蠃、菡萏、虺隤、樸樕、畔援、伴奐、婆
娑、茹藘、芍藥、芄蘭、逍遙、懮受、夭紹、猗儺、鞅掌、窈糾），其中名詞 13個、
形容詞 9個、動詞 3個。23）如果說名詞的使用可能和造字構詞法有密切的關係的話，
形容詞、動詞疊韻的運用與語言辭藻的摭拾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一點恐怕是沒有什
麼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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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聲疊韻在六朝時期的詩文中廣泛運用，以永明詩人王融為例，據逯欽立所輯，現
存詩歌 54題，76首，24）除前文提及的《雙聲詩》外，其他詩中涉及雙聲疊韻 62處 25），
其中雙聲 25處，疊韻 37處。值得注意的是雙聲疊韻的使用中名詞所占的比重相比《詩
經》而言大為減少，且類似“雎鳩”的王筠所謂的“小物”僅“鑾鈴”（《永明樂十首》
其七）、“睢盱”（《贈族叔衛軍儉詩十五章》其二）、“璁珩”（《贈族叔衛軍儉詩十五
章》其十一）三個，占得比重不足 5%，動詞、形容詞性雙聲疊韻占大多數，其中“徘徊”
一詞出現六次。更為值得注意的是雙聲疊韻的使用除了一些既有詞彙（躑躅、漭邈、契
闊、參差、蹉跎、聯綿、連翩、飄颻、縱橫、蔓衍）外，更重要的是一些非詞彙性質的
雙聲疊韻使用。如“得道”、“清蔥”、“結鏡”、“寸陰”、“空谷”、“告勞”26）
等。非名詞雙聲疊韻的使用及大量非詞彙性質雙聲疊韻的廣泛使用說明王融對這一修辭
方式的運用應該非自發而是自覺地行為，這就充分證明了在音韻學興起的永明時期，聲
音的和諧運用尤其是雙聲疊韻的使用成為文章麗則的重要手段。 
隋唐時期開始在理論上對雙聲疊韻的使用進行總結，尤其是在對句中專門列出
雙聲對、疊韻對、雙聲疊韻對，王昌齡《詩格》曰：“凡文章不得不對，上句若安
重字、雙聲、疊韻，下句亦然。”27）《文鏡》東卷《二十九種對》： 
第七，賦體對。賦體對者，或句首重字，或句首疊韻，或句腹疊韻，或句首雙聲，
或句腹雙聲，如此之類，名為賦體對。 
第八，雙聲對……或曰：“奇琴”、“精酒”、“妍月”、“好花”，“素雪”、
“丹燈”，“翻蜂”、“度蝶”，黃槐”、“綠柳”，“意憶”、“心思”，“對德”、
“會賢”，“見君”、“接子”：如此之類，名雙聲對。 
第九，疊韻對……《筆札》云：“徘徊”、“窈窕”、“眷戀”、“彷徨”、“放
暢”、“心襟”、“逍遙”、“意氣”、“優遊”、“陵勝”、“放曠”、“虛無”、
“彠酌”、“思惟”、“須臾”：如此之類，名曰疊韻對。 
第廿七，雙聲側對。雙聲側對者，謂字義別，雙聲來對是。詩曰：“花明金谷樹，
葉映首山薇。” “金谷”與“首山”字義別，同雙聲側對。又曰：“翠微分雉堞，
丹氣隱簷楹。” “雉堞”對“簷楹”，亦雙聲側對。 
第廿八，疊韻側對。疊韻側對者，謂字義別，聲名疊韻對是。詩曰：“平生披黼
帳，窈窕步花庭。” “平生”“窈窕”是。又曰：“自得優遊趣，寧知聖政隆。” “優
遊”與“聖政”，義非正對，字聲勢疊韻。 
或曰：夫為文章詩賦，皆須屬對，不得令有跛眇者。跛者，謂前句雙聲，後句直
語，或複空談：如此之例，名為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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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聲對中“或曰”應為出自上官儀之《筆札華梁》，所舉之十六個例子均為雙聲，
分屬群、精、疑、曉、心、端、敷、定、匣、來、喻、心、端、匣、見、精母，並
且各成對偶。疊韻對中所舉十五例均為疊韻，茲不贅述。由“賦體對”、“雙聲對”、
“疊韻對”可以看到在初唐詩格中雙聲疊韻是詩文對偶的重要形式，實際上永明時
期就應有不少詩篇還是從事這種對偶，如前文所提王融，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齊詩》卷二王融詩首篇《齊明王歌辭七首》之《明王曲》“朱騏步躑躅。玄鶴舞蹉
跎”，“躑躅”雙聲，“蹉跎”疊韻，雙聲對疊韻，雖未必符合初盛唐詩格中“雙
聲對”、“疊韻對”的要求，但否認其刻意之作恐怕也難以令人信服。初盛唐詩格
理論之貢獻在於將藝術上自覺之追求升華為理論之闡述，並且根據創作實踐進一步
發展雙聲疊韻的理論。“雙聲側對”、“疊韻側對”據《文鏡》在“第二十八疊韻
側對”後注之“右三種出崔氏《唐朝新定詩格》”可知為崔融所作。根據對偶理論，
“谷”對“山”沒有問題，但“金”無法對“首”，“金谷”為見母雙聲，所以雖
然從字義上“首山”無法與之相對，但“首山”為審母雙聲，且均為地名（首山即
首陽山）因此字義無法相對時用雙聲來對便可彌補缺憾。“二十九疊韻側對”原理
與之類似。詩文應對處如果沒有對上便犯“跛眇”，“跛”者即雙聲疊韻無對也。
當然平心而論這一要求也非常苛刻，實際上很多詩歌包括盛唐詩歌大量存在非對仗
句存在，雙聲疊韻未必一定在前文或後文得到回應。不過這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到雙
聲疊韻在詩格理論上的重視，同時考慮到上官儀為總章、龍朔時期文壇宗師，崔融
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可以想見他們的創作應當也是在刻意營求雙聲疊韻，乃至其
相互對仗，以期營造詩詞聲韻的優美效果。 
關於雙聲疊韻的具體作用，清人李重華認為：“雙聲如貫珠相連，取其婉轉；
疊韻如兩玉相扣，取其鏗鏘。”28）當然現在無法猜測李氏所論之“婉轉”、“鏗鏘”
是否帶有感情因素，或曰更適合表達某種情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毫無疑問這
樣的論述有些以偏概全，比如大量的名詞是不帶有什麼樣的情感色彩，如“黃河”
雙聲，“長江”疊韻，在不同的詩詞中顯現出不同的情感色彩。當然答案也可能是
否定的，既雙聲疊韻之妙用完全著眼於聲音角度。雙聲考察字音之聲母，聲母為字
音之首，故聲母相同，起音類似，似貫珠相連；疊韻考察字音之韻母，韻母是字音
的主體部分，也是聲音響亮的部分，韻母相同，字音響亮處極其類似，故“如兩玉
相扣”而顯鏗鏘。同時在五言詩中，一句之內兩字雙聲疊韻，若同聲或同韻多了，
則顯得語句板滯，聲音單調，也有損詩歌的韻律美，這也就是大韻、小韻、正紐、
旁紐提出的理論依據。 
唐詩中雙聲疊韻大量使用，滿足雙聲對、疊韻對、雙聲側對、疊韻側對的詩句
不可勝數，在明清學者眼中對雙聲疊韻的運用進至化境的惟杜甫一人，洪亮吉《北
江詩話》卷一云：“唐詩以杜子美為宗，其五七言近體，無一非雙聲疊韻也。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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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句雙聲疊韻而出句否者，然亦不過十分之一。”29）周春《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
卷一云：“唐初律體盛行而其法（筆者按：雙聲疊韻之法）愈密，惟少陵尤熟於此，
神明變化，遂為用雙聲疊韻之極則。”30）在雙聲疊韻運用之極致後，出於逞技使博
目的的運用便時有發生，白居易《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云：“度日曾無悶，通宵
無不為。雙聲聯律句，八面對宮棋。”自注曰“雙聲聯句，八面宮棋，皆當時事。”
（《白氏長慶集》卷十三《律詩》）雖此處之“雙聲”是否和雙聲疊韻之雙聲內涵一
致無法考證，但考慮到使用習慣，推測二者一致應該說是可靠的。如果這一推測成
立，那麼這一文獻透露了當時使用雙聲作為聯句遊戲準則的史實，也更能說明在中
晚唐及其以後雙聲疊韻成為了文士間相互鬥技角勝的重要載體。如前文所引，皮日
休、陸龜蒙存用雙聲疊韻相互唱和的詩篇，《全唐詩》卷六一六收錄皮日休之《奉和
魯望疊韻雙聲二首》，兩首詩分別題為：《疊韻山中吟》、《雙聲溪上思》，錄《奉和魯
望疊韻吳宮詞二首》；卷六三零錄陸龜蒙《疊韻山中吟》、《雙聲溪上思》和《疊韻吳
宮詞二首》。由此可見兩組詩歌是相互唱和之作，約定好用雙聲疊韻。至於有無其他
人參加，就目前的文獻而言已無法考證，但是皮陸二人的唱和鮮活地對“雙聲聯句”
予以說明。實際上與皮陸二人稍早的溫庭筠作有《題賀知章故居疊韻作》和《雨中
與李先生期垂釣先後相失，因作疊韻》（《全唐詩》卷五八二），可知雙聲疊韻有時也
是文士以文字為遊戲自娛的手段之一，這都是一種藝術手法在達到極致之後的發展
去向，不足為奇，但很好印證說明雙聲疊韻是詩文創作中重要的修辭方法。 
總之雙聲疊韻在隋唐五代詩格的孕育期、初創期有著重要的作用，最初可能是
作為字音反切方法說明的工具而提出，隨著音韻學的發展和對創作實踐認識的深化，
成為詩歌聲律闡發的載體，尤其是在病犯說明是雙聲疊韻顯得不可或缺。詩文中雙
聲疊韻使用由來已久，至永明聲律論提出後轉入運用階段，並在初盛唐進入理論提
升總結，在藝術實踐方面，明清學者公認杜甫將雙聲疊韻的使用達到出神入化的效
果。此後在中晚唐一方面詩文創作中仍然重視雙聲疊韻的使用，另一方面將之發展
成文字遊戲、使才逞博的載體。 
 
 
 
注： 
1）本文所引《文鏡秘府論文獻》均引自遍照金剛撰、盧盛江校考：《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中華書局，
2006年。 
2）[清]周春著：《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叢書集成新編》第七十九輯，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第 431-433頁。 
3）《切韻考》，陳灃首先考究《廣韻》的聲類，實際上就是研究《廣韻》的聲母。他用系聯的方法，從
反切上字考得《廣韻》共有 40聲類，即 36字母再加上照、穿、床、審、喻中分出的莊、初、神、山、
於 5字，而把明、微 2母合在一起。見《叢書集成三編》第二十八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第
375-377頁。 
4）見《文鏡》西卷《二十八種病》傍紐條引劉善經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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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玄護”指王玄謨、垣護之，“碻磝”乃指碻磝兵敗。王玄謨、垣護之均是劉宋文帝、孝武帝時著
名將領。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王玄謨因碻磝兵敗被免職，後在孝武帝孝建元年平定臧質之亂立殊功，
“加都督，曲江縣侯。”不久中軍司馬劉沖之讒言王玄謨同劉義宣通謀，孝武帝不能明，將其與時徐
州刺史垣護之共免官。事見《宋書·王玄謨傳》、《南史·王玄謨傳》。 
6）又見於梁元帝蕭繹《金樓子》卷五《捷對》，文字稍異，見《叢書集成新編》第二十一輯，新文豐
出版公司，1987年，第 50頁。 
7）見[北魏]楊衒之著、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中華書局，2006年，第 209頁。 
8）據《南齊書·和帝紀》，中興二年（502年）“二月戊辰，詔進梁公爵梁王”，“三月丙辰，禪位梁
王”。如梁武帝疊韻聯句屬實，依劉孝綽“梁王長康強”，此事當發生于這段時間。據《梁書·劉孝
綽傳》，劉孝綽卒於大同五年（539年），年五十九，據此劉孝綽當生於齊高帝建元三年（481），中興二
年剛過弱冠之年。又《梁書·劉孝綽傳》“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故中興二年梁武帝同劉孝綽聯
句應該說是不可信的。 
9）見[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漢魏六朝》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第 10頁。據此，逯欽立輯《先秦漢魏南北朝詩》收錄此詩，見《齊詩》卷二。如果梁武疊韻聯句
實有其事，王元長此詩必不在疊韻聯句之後，據《南齊書》卷四十七《王融傳》，永明十三年（493）
武帝病重期間王融擁立竟陵王蕭子良為帝，事敗，尋賜死，此事後近十年（502）蕭衍封梁王。 
10）[清]周春著：《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叢書集成新編》第七十九輯，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第 431-433頁。 
11）世界書局印行，1983年，第 537頁。 
12）黃侃《文心雕龍札記》：“《金樓子．雜記》篇上云：‘宋玉戲太宰屢游之談，流連反語，遂有鮑
照伐鼓、孝綽布武、韋粲浮柱之作。’（案‘伐’‘布’‘浮’皆雙聲，惟‘布’今屬於幫紐，清濁
小異，然則三語一也。）《顏氏家訓．文章》篇云：‘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鼓淵淵’者，宋玉已
有屢遊之誚（案此事今無考）。如此流比，幸須避之。’此云‘比語’‘反音’者，如《吳志》‘成子
閣’反‘石子岡’，《晉書》‘清暑’反‘楚聲’ ，《宋書》‘袁湣孫’反‘殞門’，《齊書》‘東田’
反‘癲童’，‘舊宮’反‘窮廄’，《梁書》‘鹿子開’反‘來子哭’，《南史》‘叔寶’反‘少福’，
此所謂求蚩取瑕也。（此所謂比語求蚩，只在比語反音，而唐宋以來，並忌字音，如宋人笑‘德邁九皇’
為‘賣韭黃’，明太祖疑‘為世作則’為‘為世作賊’。）然則彥和云‘不屑于古，有擇於今’者，
豈虛也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 201頁。反語即兩字互反構成新詞，比如《文心雕龍劄記》
中所舉幾例，“伐鼓”反“腐”，“鼓伐”反“骨”，“腐骨”自是不雅；再比如“叔寶”反“少”，
“寶叔”反“福”，“少福”對於身為帝王的陳後主而言自是不祥。 
13）見《大正藏》84《續諸宗部》十五《悉曇部》。 
14）弘法大師撰、王利器校注：《文鏡秘府論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 28-29頁。 
15）《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第 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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